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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這篇散文算是吐露苦水之作,有點喃

喃自語的小無聊。但字字肺腑真言

，望讀者看完後一笑置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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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花易謝 

藥學三林岐 

記得高中一年級的時候，我立志要考上

台灣最好的大學當作未考上第一志願的

心理補償。但殊不知數學底子不好的我

雖然日以繼夜的計算，卻被老師譏為根

本不動腦的愚蠢行徑。有人說「條條道

路通羅馬」，但是我的數學學習路程卻像

是酵素被抑制劑不可逆結合一樣，永遠

困在錯誤的複合體。往返台中和家鄉南

投的通勤生活，顛簸的道路透過校車的

窗口壓縮成一朵朵記憶的雲霧。 

一個少年總是靠牆獨走;一個少年最喜

歡上課回答問題;一個少年有天突然發

覺自己臉上的鬍子再也刮不乾淨了，他

才恍然大悟年華逝去並不是老人的專

利。 

人際互動問題則一直像湖中暗影般困擾

著我。 

跟別人互動時，我緊張的脈搏猶如一隻

驚嚇過度的飛鳥；總是擔心自己說的話

是不是倒了別人的胃口或是一不小心刺

傷了痛處像抓破癒合的傷疤血流不止，

害得大家不歡而散，人去樓空。 

最糟糕的是每次傷及別人的時候，懊悔

的種子播入潛意識的黑土;夢中輾轉難

眠的漣漪讓我精神萎靡，一臉倦容。 

我甚至厭惡每個早晨透過鏡子看見的自

己;接著我更無法接受的是昔日耀眼的

文采如今只剩下空洞浮誇的短句。 

國中的時候，我寫的第一篇作品就登上

了校刊。它不只是我的第一部作品，也

是造成我一提起筆就像服了萬靈丹一樣

精神抖擻的原因。 

 

我的第一篇作品就是我的第一篇詩。詩作

為起家的作家寥寥可數，年輕的我不可一

世，總想說天下文章不屑一顧，日日夜夜

拿著一張剛從日曆撕下的紙，一隻瘦短如

小指的鉛筆，只想自己創造屬於自己的光

華，告訴天地萬物吾筆揮就之處，方為文

章。 

那篇詩，那篇詠物詩-就叫做紅筆。 

還記得年少的我是這樣寫的: 

”知識的世界用鮮血渲染 

扶搖直上勾勒出勝利 

生命的力度寄寓在一陣疾風的勁感 

要擊潰固若金湯的城牆 

湧出不絕的墨水” 

有些遺失的字像是剝落的舊漆，落得滿地

鉛華;昔日的字句依稀淡忘掉了幾句。光

線的折射扭曲了萬物的面貌;而如今回顧

往事有如池中縹緲水月，記憶的折射不再

忠誠。 

文采不比從前的事實，這般椎心之痛成為

我心情憂鬱的主旋律。 

這些年來，我不斷地失去周圍的事，有時

我以為我只是做了個太沉的惡夢，才會變

得手腳遲鈍，思考遲緩。我最親愛的寵物

在我從樓梯間摔傷了腦部小動脈後不久

就離開了，就好像我的一生已經撒滿風

霜，無力乘載起任何活潑的生命。就算問

了蒼天鬼神，沒有人可以拯救我的無能，

沒有人能將時光倒轉讓我糾正過去的錯

誤。 

其實我的錯我一直以來並不是逃避著，而

是萌芽於我的盲目。 

自小我在父母的保護下成長，姊姊對我又

是寬容再加。想起姐姐，我的心更是糾結

成一綑亂麻。 

 

 

【囿於版面限制，全文請閱覽「楓城新聞

與評論」電子報】 



 聽媽媽說，我出生後在育兒室的事，

我就覺得此生能有姊姊真是值得。她在

育兒室的窗口不讓別人看裏頭一眼，直

說「這是我弟弟，你們不可以看！」 

寫著寫著就好像見到一個五歲大的

黃毛小丫頭守在門外，一副初生之犢不

畏虎的模樣。就不覺菀爾一笑。 

但是阿但是，人都會成長，就像幼苗

終將茁壯成大樹，才能庇蔭人間的天生

萬物。在家人的翼護之下，我逐漸變的

軟弱無能，以為大家都能陪著我，直到

我拋下俗塵，消失於雲間。 

這種想法現在回想起來真是自私。自

小家中的經濟狀況就不是太好，家中的

爭吵聲不曾停過。 

我應該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每次我無

能怯弱的時候就會反覆的催眠自己。 

可是失敗的倏忽來得太急太快，而周

圍摯愛的人事物則是漸漸的消散;靈魂

的外殼逐漸被剝筍，赤裸破碎的心只能

失重下墬到幽幽谷底。 

盲目的我早該習慣任憑花開花落，世

界仍舊照著奇妙的韻律運轉著。總有天

我們都會帶著自己的記憶體流向茫茫太

空之中，那時恩怨不再重要，煩惱也將

隨之瓦解.在紅花謝去之前，還有好多的

事蓄勢待發、虎視眈眈，願我能重提紅

筆，化愁為火。 

 

 

 

 

 

 


